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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姿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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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画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扶着墙走出去，
和 !"#$$%、&'(一起把宣传资料等东西收拾
好。此时外面突然下起大雨来，如注的雨水像
瓢泼一样往下倾泻，她们在大雨中冲到 &!

')$*)的红色宝马车上。
一上车，+',$*, 就拉下脸来训斥道：

“-,./(0你今天怎么回事？带你来这么高档的
会所，把这么高端的客户介绍给你，简直是把
钱送到你嘴边，谁知道，你一点都上不了台
面！喝杯酒就娇气成那样，你以为这是普通朋
友的饭局，可以爱喝不喝说走就走啊？小姐，
这是工作！工作，你懂吗？！不是在你家吃饭，
你想干嘛就干嘛的！你把张总晾在外面这么
久，他可是我盯了两年的 123 客户，人家好
不容易给你个面子陪酒，你去躲进洗手间，让
客户在外面干等，你以为你是谁啊！拜托，请
你清醒点，你只不过是个打工的而已！得罪了
他，这帮客户都不会买我们的账的！他可是这
个高尔夫圈子的头啊！”
“就是啊，我们卖力地从头到尾一直在陪

客户喝酒，我们负责的那几个客户都很满意，
+45$65把最有实力的客户给你，你却不好好
维护，如果因为你而把我们的单子都弄黄了，
怎么办？”+4(坐在副驾驶上，火上浇油地
说。

75./(坐在后座，连连说：“不好意思，我
酒量不好，拖累大家了，对不起！”她的酒醉差
不多醒了，只是依然昏昏沉沉有点发冷。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5$65的车在高架

上开着，水花溅起半人多高，路况很不好。好
不容易开到虹桥机场，三人下车了，+'5$65
说：“8"9$$%、+'(，-5./(喝了酒，你们要照顾
一下，帮她打辆车。”说完，她的红色宝马便消
失在水雾飘渺的机场快道上。
她们三人都没带伞，站在机场到达处，虽

有雨篷，但被密密飘来的风雨淋湿了一头一
脸。+'(问：“喂，-5./(，你怎么样啊？你打算
怎么回去？”童画说：“我没事，已经酒醒了，我

到候机大厅坐一会，然后再回去。”
8"9$$%说：“你真没事？”“真的，没事

了。”童画说。
“那我们打车走了，你自己当心。”8"9$$%

拉着 +'(去找出租车排队处，把童画一个人
留在了风雨中。

空旷的机场，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狂风
大作，幽暗的天空像魔鬼一样歇斯底里地嘶
叫着，吼响着，机场候机厅的楼顶好像要被掀
翻了似的。夜里气温骤降，残留酒精的身体更
加怕冷，听着雨注倾泻而下的声音，童画感到
凄凉彷徨，惊恐无措，这么晚了，地铁没有了，
公交车肯定也没有了，怎么办？除了世辉，没
人能来解救她了。
“世辉，你能来接我回去吗？我们的活动

结束了，现在到了虹桥机场，这里没有地铁和
公交车了。”童画躲到候机大厅，找了个角落，
抖瑟瑟地给世辉打电话。
“好的，丢丢，你快找个暖和一点的地方

等着我，我打车马上去接你。”
赶到机场，在偌大的候机大厅里，只见童

画一个人孤零零地蜷缩在一排空荡荡的椅子
上，世辉走到她身边，轻轻地摸摸她的头，她
的头发上还是湿湿的，有点水气。童画一抬
头，见是世辉，立刻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世
辉，仿佛世辉是这风雨交加夜晚的唯一救星
一样。深夜的机场旅客寥寥，挑空的候机大厅
像个巨大的冷冰冰的怪物张着大嘴，陌生，孤
离，漂泊，只有世辉是天地间仅存的温暖。世
辉擦擦童画头上的水气，扶着她去出租车站。
拿到了首笔令公司同事侧目羡慕的一笔

奖金后，童画终于攒够了钱，到南京西路的恒
隆广场买了个同款的 3:+;+包包，准备还
给佳莹。至于那条勾破的裤子，童画找遍了南
京路、淮海路的商场和专卖店，也查了网购，
都找不到同样的牌子，只好到董家渡服装市
场按 <比 <驳样，挑最好的面料做了一条款
式一模一样的新裤子。
一天晚上，童画手机响起来了，打开一

看，却是舅舅的电话。
“童画，你在哪里？我和你舅妈现在在上

海火车站北广场，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你过
来接我们一下。”舅舅在电话那头焦急地说。
奇怪，舅舅怎么没打招呼就从苏北老家

来上海了，来都来了，自己只能先去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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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一走，子棋就开学了。按照哥哥嘱
咐，为了安全起见，子棋选课尽量都选上午时
段。她每天清晨搭门口的校车去上学，每天下
午最晚四点以前回家，之后躲在自己房间看
书做功课。接连几天，子棋下午回家时都注意
到红色小皮卡停在门口，直到傍晚才离去，楼
下还不时地传来“隆隆”的机器声。

一个星期一的下午，“隆隆”声嘎
然而止，子棋如释重负以为工人终于
完工了，她终于可以难得清净地看书
了，却不想有人来敲门。

子棋仔细侧耳倾听，不错，是有
人在敲自己房间的门。

门口露出一张英俊秀美的脸庞，那
是一个年轻的亚裔男子。笔挺的鼻梁，
黑白分明的眼眸，还有一头自然卷长发
长及肩背，加上此刻一头一脸的热汗，
好像一只健美活泼的小雄狮辛巴。
“嘿，我叫乔尼，我正在打磨楼下

卫生间瓷砖。你手边有没有旧的 =

恤？越旧越好。”
子棋在纯净的象牙塔里做了二

十年的美梦也从未梦见过如此风流
人物，一时小鹿乱撞，心神不宁，支支
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男孩见子棋不置可否的样子，一耸肩，
笑笑走开了。子棋一个人神思恍惚地坐到床
边，双手捧着自己烧得通红的脸。

十分钟以后，子棋终于在自己为数不多
的旧衣服里挑了一件半旧不新的白色毛巾
衫。她慢吞吞淑女般往楼下走，走到楼梯转角
处就看到在楼梯尽头坐着的乔尼，一副百无
聊赖的模样。乔尼扭头一见子棋和她手里的
汗衫就高兴地咧开嘴，紧走几大步上了楼
梯转角来接。子棋只闻到一股陌生男人的汗
味扑面而来，像烟草的味道，酸酸甜甜的，令
子棋好一阵头晕目眩，四肢一软几乎要跌倒。
老式的楼梯没有扶手，子棋双手乱抓只摸到光
滑的墙壁，正在混乱狼狈之际，一双男人有力
的大手稳稳地托住了子棋的腰，子棋顺势倒进
了他的怀里。子棋慌忙间一抬头，鼻尖恰好轻
轻刷过对方的下巴，这一刻两人四目相对，彼
此可以在彼此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一呼
一吸，一吸一呼，连心跳都是同步的，她的唇和

他的近在咫尺，他们几乎就要吻上了！这个画
面唯美得如同上世纪的好莱坞大片《飘》的巨
幅海报，子棋希望时光就此凝结……良久，白
瑞德轻轻地放下了郝思嘉。

整整一个礼拜，子棋舍不得放下那份惊
心动魄，她要不断地咀嚼回味这份意乱情
迷，好像嘴里的一枚青橄榄越嚼越有滋味，
多日以后还能嚼出淡淡的涩和甜。

礼拜六是子棋去“上海滩”打工
的日子。下午四点，子棋准时出现在
家门口的公车站下等公车。乔尼的
红色小皮卡悄无声息地驶来，他摇
下窗户不经意地问子棋：“你要搭顺
风车吗？”子棋不动声色鬼使神差地
上了他的车，就像在暗夜里义无反
顾地踏上了一条永无回程的贼船。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子棋一脸
的甜蜜得意，向茉莉庄严地宣布：自
己正在热恋中！同时，子棋郑重其事
地恳求茉莉为自己严守这个秘密，
特别是在周末的白天当哥哥子格打
电话来而子棋不在家的时候。

茉莉表示很为难。子棋歪着头
眨眨眼，一张嘴顺口就编了两个借
口。就说我在“上海滩”打工，老板娘

求我周末顶全天的工；或者说我在学校和同学
做小组项目，开小组讨论会吧。话一出口，子棋
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能是她这辈子
第一次对家人撒谎吧。子棋暗恼自己是不是堕
落地太快了点，有一点内疚。可是，一想到乔
尼，子棋的心就忍不住地欢跃了起来。和乔尼
在一起是多么快乐的时光啊！子棋的眼前浮现
出乔尼英气逼人的眉眼，明朗柔和的脸部线
条，时而桀骜不驯时而柔情似水的眼神，一身
健硕的肌肉，麦色紧致的皮肤。比起中学校园
里的几次不咸不淡无疾而终的恋情，子棋从未
如此投入如此疯狂地爱过。

连着几个周末，子棋坐着乔尼的红色小
皮卡到处兜风，本市一个个店家逛过去，附
近一个个景点玩过去，好像每天都有看不完
的新鲜，瞧不够的热闹。

子棋从小学习的是正宗伦敦口音的英
式英语，说起话来一板一眼的，活脱脱一个
直接从简奥斯汀的小说里走出来的身穿短
大衣头戴宽边花帽的英国淑女。


